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在和风的吹
拂下渐渐苏醒，天空亦拉开了灰色的窗
帘。将一片蓝天、几朵浮云、春归的家燕
都邀约到我们眼前，又回到我们身边。
仿佛她们从未远离，也未曾从我们的视
线里消失过一般，那么自然，那么熟悉，
那么亲切，如此地水到渠成。

一缕和风，挤进城市狭窄的街道。
她还那么弱小，不用心去捕捉还真不太
容易被发现。她很快被城市独有的喧嚣
所淹没，也没有为城市大片大片的森林
带来些许色彩上的变化。我忌惮冬日严
寒侵扰而紧闭的窗户，在暖阳的催促下，
也挪开了那么细细的一条缝。我突然发
现，窗外涌入的气息里不仅有城市熟悉
的味道，好似还夹带了些许泥土的芬芳
和淡淡的花香。我想，春天应该又回来
了，不仅为了慰藉每一双期待的眼神，还
会为我生活的这片土地覆盖上大片绿色
的绒毯，披上七色的外衣。

嗅着如此沁人心脾的气息，被禁锢
了整整一个寒冬的思绪亦变得蠢蠢欲动

起来，就像滚烫的岩浆被大地紧紧地包
裹，左冲右突，待寻得一个突破口，将一
份热情尽情地喷涌，惊了天地，泣了鬼
神。

时光总是如此地匆匆，有时一个不
经意间就只能看到春光的背影。有时又
怕她悄悄地来，然后又悄悄地别离，根本
没有说一声告别。因此，每年余寒未尽
的时节，我总会去努力搜寻哪怕是春天
的蛛丝马迹。当我从窗外涌入的那一丝
气息里捕捉到春的讯息时，我知道要去
拥抱春天，去感受大自然最美的时节必
须立马行动了。于是邀上三五好友，脱
去厚重的衣装，带着几分期许，搁置几多
烦忧，捎上一份快乐，珍惜这难得的相聚
时光，逃离城市的禁锢，迈向春天的田
野，投入春天温暖的怀抱……

一路上，冬天遗留下来的萧瑟仍未退
尽，田野上大片喜人的绿色还未见踪迹。
但我们迎风而行的面庞能真切地感受到春
日无处不在的温柔，她轻柔的抚摸亦无法
不令人动容。

喜欢歌唱的鸟儿站在高高的枝头，
在暖阳的抚慰下扯开嗓子唱着一曲令人
兴奋的希望之歌。吵醒了沉睡的枝条，
探出一些星星点点的、令人倍觉怜惜且
不忍去触碰的嫩芽，这些枝头窜出的嫩
绿已将春天的序曲奏响，这希望的色彩
已将我们心中的热情点燃。

随着我们寻春步伐的不断深入，春
意正浓的画面也越见越多。那些比我们
的心情还要急切的桃花、樱花、梨花、攀
枝花，早已等不及绿叶的陪衬，更等不及
我们期待眼神的眷顾，早已开出了或红
或黄或粉或白的花儿。将对春天的那份
情感与期待化作七色的彩虹，装点出一
片希望的满园春色。那些娇艳的花儿还
散发出一阵阵清香，引来勤快的小蜜蜂
也嗡嗡地吟唱，应和着枝头的鸟儿正举
行一场春天的演唱会。

飘着的浮云亦不甘落后，如我们的
心情一般随和风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形
状。它时而似欢快的小鹿，时而像蹒跚
学步的孩童，时而又似流动的春水，时而

又像起舞的飞仙。当然，更多时候呈现
的形状根本不是我们所曾见过的画面，
亦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熟悉景致，甚至
科幻电影里或许也从未出现过吧。她就
这样，乘着春风，漫过山岗，荡过原野，游
过村寨，在我们的头顶盘旋，为我们的寻
春之旅增添了些许诗意。

一条欢快的小河哼着哗啦啦的旋
律，一下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虽然她
在严冬的威严与恐吓下都不曾停歇过轻
快的脚步，没有野花和小草相伴的她亦
执着地继续着自己追寻的脚步。只是冬
日里那一阵阵萦绕的寒意让我们的目
光渐渐逃离了这样的景致，转而投向
熊熊炉火溢出的丝丝暖意。然而现在，
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她从未改变的欢
愉心情。因为她流动的旋律正似我们充
满激情的脉动，让我们忍不住将手伸向
那夹带冬日记忆的流水，追寻她欢快跳
跃的律动里透出的丝丝情意，去感受春回
大地抒写出的无限希望……

李磊

嗅着春天的气息出发

虽然已经立春，但树木依旧光秃秃
的，一幅冬天的模样。风吹在脸上，仍有几
分寒意。路上的行人，还不敢褪去冬装。

很久没有出门了，“阳过”之后，妻身
体不适，受不得一点风寒，一直宅在家
里。太阳像个善解人意的老人，拨开灰暗
的云层，把暖暖的阳光洒落下来。妻感觉
身体硬朗了一些，想乘着太阳暖和到外面
走走。于是我陪着妻，漫步来到郊外。

二月的田野，草，依然枯黄。但地里
的麦苗，已绿油油增添了不少新叶，葱茏
一片。油菜花蓄势待发，仿佛只等一声
令下，她们就在乡村大舞台，闪亮登场。

“木梢寒未觉，地脉暖先知。”田埂上
的泥土，明显变得松软。脚踩在地上，没

有冬天那种硬邦邦的感觉。野菜星星点
点，叫得出名叫不出名儿的，这儿一丛，
那儿一簇，像绿衣绿裙的小姑娘，淘气地
躲在枯草里，跟你玩“躲猫猫”的游戏。

河里的水，已经解冻。鱼儿们成群结
队，在水草间穿行。不时有鱼儿兴奋地跃
出水面，搅动一河春水。河面上几只野
鸭，在浅水边觅食。它们时而屁股朝天，

一头钻进水里；时而追逐嬉戏，翅膀扇得
水花四溅，嘴里发出快乐的叫声……

在河堤上走了一段，妻感觉有些累
了，想找一片草坪坐下来歇歇。

“草芽！小草发芽啦！”往地上铺垫
子的时候，妻惊喜地叫了起来。我俯身
细看，果然，在厚厚的枯草下面，针尖似
的草芽儿，已经探出嫩黄的小脑袋，像一

群天真的孩子，好奇地打量着世界。
春天真的来了。空气中，有泥土的气

息，有青草的味道，甚至还有淡淡的花香。
“叽叽——”几只鸟儿从头顶飞过。

忽然发现，天空变蓝了，天上的云朵也变
轻柔了。

远处的山坡，隐隐约约透着一丝绿
意。我知道，那是些小草的嫩芽。春天
的小碎步，轻轻巧巧地走过。田埂上的
野菜，便是她浅浅的脚窝。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
芽。”三年的疫情，错过了几个春天。这
个春天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春天的大
门已经打开，接下来呈现给我们的，定是
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 徐晟

二月初惊见草芽

忘不了母亲的菜园。
那些年的冬天，北风苦寒，母亲的菜

园却绿得放纵恣肆。芹菜枝枝丫丫蔓延
一片；莴苣成行成排，兵马俑一样规规矩矩
气宇轩昂；花菜举着一朵朵硕大黄白的花，
又像调皮的孩子在日光下晒肚皮；大大小
小的蒜瓣被随意摁在土里，长出的蒜苗也
随性、高高低低层次不齐；小葱把指尖指
向苍穹，不知道跟天空在交流着什么。

种瓜不可能得豆。父亲对一种蔬菜
的种子是否认真，蔬菜会用破土后的长
势公布答案。比如那两垄韭菜，冬天的夜
里，父亲总给它们盖上一层不厚不薄的稻
草被子。白天，父亲在韭菜垄侧掏出两槽
浅沟，灌进两桶粪水。父亲说，慢慢等吧，
开春，我们就可以吃韭菜了。果然，过完
年，那两垄土上真冒出两排绿油油的韭
菜。每割完一茬，父亲都给它们追一次
肥。父亲挥动粪勺的动作远比他担粪轻
松，我觉得他很享受那被沉重的粪桶和扁
担压痛肩膀后的片刻轻松，就像他在忙碌
一天后查看我的考试卷子，满目欣慰。

经过从腊月到立春长达三个月的消
耗，尤其中间还有敞开肚皮吃喝的过大
年和过元宵节，立春后，菜园只摆得出一
副残阵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拔走萝卜、
莴苣、芹菜、蒜苗的坑越来越多，士兵一

个个倒下，再无兵员补充。春天，“万物
苍苍然生”，然而，蔬菜从萌生到成熟毕
竟需要时间。旧的正去，新的未来，菜园
一天天变得荒芜，我们的胃里仿佛进行
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缺兵少将时，
母亲端出冬天晒好的青菜干、萝卜干，用
滚水发开，油盐酱醋一扒拉，也能勉强对
付一阵子。

好在，短暂的菜荒很快过去。春天
点下的豇豆、二季豆开始冒出新苗。母
亲给它们搭上豆架。好风凭借力，送它
上青云，豆苗们需要豆架支撑，才能更好
地向太阳的方向长，才能更接近蓝蓝的
天空。春风一捎，它们见风长，从开出紫
粉粉的花到豆荚上饭桌，不消两个月。
土豆也已经可以开挖。类似匍匐在地的
西红柿苗的土豆苗下，一个个土豆嫩
黄带白，整一个不谙人间风霜的呆
萌样子。

夏长盈，“朱明盛长，遍及万

物”，万物及夏皆长大。夏天的菜园，又
蓬蓬勃勃出一地收成。最火辣炽热的，
当然非辣椒莫属。二荆条最多，用处也
最大。二荆条炒回锅肉之美自不待言，
白吃也是一道好菜。锅烧烫，倒入二荆
条，压干水分，起锅。菜籽油少许，烧到
八成熟，再倒入二荆条回锅。重盐，很下
饭。夏末，二荆条变红，切碎，正好做豆
瓣酱。还吃不完的，等它在枝上自然变
干，立秋后才摘。在秋阳下摊开，过几天
太阳火，舂辣椒粉，炼辣子油。有了豆瓣
酱和辣椒粉，一年四季的调味料也就有
了，因此，辣椒牢牢坐稳了我家菜园第一
把交椅。父亲爱称我是“茄子大王”，母
亲疼我，我家菜园里的茄子自然栽得比

别家多。吸附了猪油的炒
茄子饱满多汁。那

么多年过去了，
我吃过种种
新奇的茄子

菜品，哪怕读到《红楼梦》中贾府用料繁
多程序复杂的“茄鲞”，我也始终觉得最
好吃的茄子还是我家菜园里长出的茄
子。难道，味蕾与记忆在某个维度是相
通的？也许，我记忆里的茄子味道早已
与我家菜园泥土的气息融在一起，永远
无法分离。它们共同保卫过我的胃，固
执地将精神站岗进行到底，并拒绝把保
卫任务移交给大超市里的茄子和异乡的
土地。

从师专毕业后，我在隔老家不远的
乡镇初中教书。父亲打工去了，母亲留
在老家继续侍弄庄稼田和那几个菜园。
每周末，我都坐了中巴车回家去。母亲
去田里给稻禾喷药，给红薯翻藤。母亲
不让我跟着去，她大概觉得儿子做了教
书先生，就得有先生的样子。菜园，母亲
倒是不拒绝我帮她打理。阳光薄照的清
晨或夜幕降临的傍晚，我学着父亲的样
子拾掇菜园，给茄子浇水、给苦瓜、丝瓜
搭架、给韭菜培土……周日下午返回学
校时，我的背包里被塞满沉甸甸的各种
蔬菜。临出门，母亲总说一句话“菜加油
吃呀，菜园里多着哩！”

怎能忘记母亲的菜园！人间至味是
清蔬，人间至情是母爱。 宋扬

人间至味是清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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